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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溝橋事變中日軍內虛中乾？ 

每逢暑期，許多日子都觸動了中國人的歷史傷痕，例如五三濟南慘案、八一三淞滬之

戰、七七盧溝橋事變、九一八瀋陽事變。最近筆者走到史丹福大學胡佛圖書館，翻查了在

七七事變前後蔣介石日記中寫下的東西，發現了好幾樣值得深入研究的事情。 

首先，在盧溝橋事變之前蔣介石將注意力放在中國和蘇聯的衝突，在七月七日當天，

他在日記只是提及和蘇聯、英國的外交問題，在盧溝橋事變之後，他並不相信日本有意全

面侵略中國，他在日記中寫道：「倭寇此時無與我開戰之利。」在七月九日雖然他提及對

付日本，要積極運兵，北上備戰，但他繼續將視線集中在蘇聯和英國上面，他在日記中寫

下的注意事項為：「對俄之交涉、英國借款條件之研究。」在七月十日蔣介石意識到日本

人的狼子野心，他說：「我不有積極準備，示以決心，則不能和平解決。」 

不過，在抗戰初期蔣介石低估了日本人的決心和實力，亦高估了國民黨軍隊的力量。

在七月十一日他寫道：「倭政府……準備兩師，開動了關東軍入關等形勢，以余觀之，皆

為內虛中乾之表示也，暴露失敗無能之弱點而已。」之後，他試圖通過英美的調停和顯示

國軍實力去化解危機， 在七月二十三日蔣介石自豪地說：「玩弄強敵倭寇於股掌之上，

彼之進退維谷。」一天之後他說：「倭寇入冀部隊進退已失去自由，全為我治制矣……以

後無論是和戰，精神戰爭已屬於我。」但隨後日軍繼續進攻，威脅北平，在七月二十七日

蔣很有信心地預料北平必能固守，但前綫官員反而知道現實，山西省主席徐永昌悲觀地表

示：「平津之失與不失，只恃敵之來與不來了」。 

日本空軍技術低劣？ 

兩天之後平津失守，七月三十一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倭寇隨手而得平津，殊出

意料之外，但是今日得之也易，安之他日失之也亦易乎？此或天之意。」用廣東俗語來形

容這種心態，就是「跌在地上也要抓一把泥沙」。在八月二日蔣介石勸誡自己要小心「驕

矜漸萌」，可是，在八月九日他又故態復明，他認為：「倭寇政界與戰界自佔領平津之

後，已陷入於極度不能自拔之境，勝算已操於我矣！」在八月十三日他預測「倭寇戰爭持

久時期約為一年」。一天之後，他對一場空戰勝利大書特書，他指出：日本損失了十七架

飛機，而國軍只是損傷了三架，他以嘲諷的口吻寫道：「倭寇技術之劣，於此可以（見

到）。」以上評論是典型的以偏概全，蔣只是以其中一場戰爭的結果去貶低日本空軍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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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其實，在二次大戰之前和期間，日本空軍是世界一流的，在遠東戰場，日本零式戰鬥

機把英國的噴火式戰鬥機打至毫無還手之力，日本戰機被喻為空中的「銀色子彈」，到了

一九四一年中國的海軍戰艦和空軍飛機幾乎被日軍全數殲滅。 

日軍萎靡怯弱、恐慌萬分？ 

在八月，蔣介石為了打亂日軍由北向南的入侵路線，也為了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於

是在上海䦕闢新一場戰役，史稱「淞滬會戰」，戰爭在八月十三日開打，在八月十二日蔣

介石躊躇滿志地說：「上海倭寇恐慌萬分。」 八月二十一日他又犯了輕敵的毛病，他

說：「倭寇使用兵力甚為節省，不肯犧牲。」事實上國軍漸漸陷於被動，但在九月四日蔣

介石仍然樂觀地說：「滬戰當可持久，敵雖再增三個師團，亦無能為力也。」在三天之

後，他繼續說：「天時、地利、人和，三者皆為我軍歸有，敵國焉何而不敗乎？」在本週

反省中他寫道：「需知敵軍優長者為飛機與砲兵而矣，日本兵之怯弱不堪言狀，然而戰場

攻戰之主兵乃在步兵，以我精勇之步兵，而對抗敵軍萎靡怯弱之步兵，必可操最後之勝

利。」 

蔣介石所描述的中日軍隊質素之差異，跟我在歷史書中所學到的很不一樣。日本軍隊

以懷著武士道精神和忠君愛國的決心而見稱於世，在二次大戰時日軍戰意高昂，往往寧死

不降，例如在一九三九年至四零年的崑崙關戰役中，中國第五軍付出極為慘重的代價才取

得勝利，最後百分之八十五日軍戰死沙場；在一九三九年蘇軍和日軍爆發了諾門罕之戰，

蘇軍讚掦「日本基層士兵的戰鬥意志和戰鬥素養極其優秀」；在太平洋戰爭期間美軍逐島

躍進，遇到了日軍的頑強抵抗，在硫磺島一役中，日本約有二萬二千名守軍，最後除了約

一千人被俘之外，其餘全部陣亡；在二戰後期日本甚至組成神風特攻隊，以自殺方式衝向

美國戰艦。蔣介石貶日軍為萎靡怯弱，真不知從何說起？蔣介石曾經在日本留學，一九七

零年代日本產經新聞編撰的【蔣總統秘錄】，甚至說日本是蔣的「第二故鄉」，照道理蔣

中正應該對日本的國民性格有一點了解，他如此輕看日軍，實在令人莫名其妙。 

台兒莊大捷顯示日軍已成強弩之末？ 

相反，蔣中正高估了國軍，平心而論，當時國軍的素質和軍紀都比不上日軍，在上海

之戰後，蔣介石亦承認這事實，他寫道：「一般將領頹喪太甚，士氣不勝，搶劫日多，此

乃制命之傷也！」他又指出：國家的庫房原本是用來支持抗戰的，但反而成為散兵游勇搶

劫的目標，「此乃戰前未曾想到之事」，國軍敗退時，退兵「搶劫姦淫，毀壞軍紀」，一

九三八年二月十五日他甚至指出國民黨軍隊「任意拿用對外公私物品」。 

在十月下旬，淞滬之戰已經接近尾聲，國軍逐漸撤出上海，只留下謝晉元團長率領的

「八百壯士」，死守四行倉庫。在十月二十六日，蔣中正在日記中寫道：「對內對外之宣

言：滬戰未列入整個抗戰計劃之內，一時與局地之損失，無關全局之勝敗。」在淞滬之戰



中，國民政府出動了七十萬大軍、一百八十架戰機，蔣中正甚至派遣了自己的嫡系部隊赴

戰，但最後上海失守，國軍犧牲了二十萬將士，而日方只有兩萬人陣亡，不消說，蔣介石

的說話無非是安撫人心和自我安慰。 

一九三八年三月至四月國軍在山東省南邊台兒莊戰勝日軍，史稱「台兒莊大捷」。五

月十日蔣介石在日記中這樣寫：「敵寇果成了強弩之末乎？」他甚至認為台兒莊的勝利會

打亂了日本企圖侵略蘇聯的計劃。在七月三十日蔣介石再次表達出輕看日軍和對抗戰的樂

觀態度，他說：「甲午戰爭、日俄戰爭，幸勝也！此次戰局已逾一年，而倭寇弱點破綻竟

暴露大部，小寇氣短量窄，決不能持久也！」 

「接收」變成 「劫收」  

總體來說，在抗戰初期蔣中正漠視日軍處於優勢的現實，誤以為日軍是懦弱無能的

「水兵」，另一方面，他又高估了自己的能耐及國軍的作戰能力，稍獲小勝便沾沾自喜，

面對大敗卻文過飾非，我們不能因為抗戰取得最後勝利，而不去公正地評論蔣中正的性格

弱點。 

筆者認為，這種脫離現實的樂觀，亦是後來他在國共內戰中失敗的原因之一，就好像

在抗戰初期輕視日軍一樣，蔣介石也沒有將共產黨放在眼內，一九四六年五月，國軍在四

平戰役得到初步勝利，蔣中正說：「中共除一部分外，本屬烏合之眾，經此次打擊，勢必

瓦解無疑。」一九四七年六月，蔣介石充滿信心地說，「綜覽各方之情況，一切可能之條

件，皆操之在我，我欲如何，即可如何」。在上面提過，在八年抗戰期間蔣介石高估了國

軍的素質和紀律，即使是國難當前，國民黨軍隊中腐敗和自私者大有人在，但蔣介石並沒

有嚴謹地處理這個問題，這「制命之傷」延續到抗戰勝利之後，日本投降後，國民政府接

收被日軍佔領的土地，一些國民黨接收大員卻搜刮民脂民膏，「接收」變成了「劫收」，

當時的民謠有云：「盼中央，望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難怪當時國民黨失去民心。 

弱點同時是優點 

有趣的是，以心理學的角度來看，往往人的弱點也同時是他的優點，蔣介石的樂觀態

度是不設實際的，但正正是這種盲目的固執，中國才能夠堅持長達八年的抗日戰爭。當時

中日軍力懸殊，在珍珠港事變和美國介入二次大戰之前，中國大有可能會一敗塗地，而事

實上當時許多中國人都認為中國沒有本錢對抗日本，故此選擇寧為瓦全，不作玉碎，例如

和日本合作而成立偽政府的汪精衛，不開一槍一炮而放棄山東的韓復渠。但蔣介石力排眾

議，堅持到底，他在日記中屢次強調，許多文人、政客、軍事將領都主張和日本議和，殊

不知議和就等於投降和自取滅亡，戰爭固然痛苦，但在強權之下的和平卻比戰爭更痛苦，

在這方面的洞悉，他的眼光比當時許多西方人更有深度。 



一九三八年三月納粹德國呑併了奧地利，並且準備侵佔捷克，而西方國家企圖通過和

談去避免歐洲爆發全面戰爭，一九三八年九月十六日蔣介石在日記中用不以為然的口吻寫

道：「英首相張伯倫突乘機赴德訪希達拉，英人避戰求和之心有是者也……捷克問題，戰

爭無法避免。」張伯倫和希特拉所簽署的就是「慕尼黑協定」，回到英國之後，張伯倫自

豪地說：「我從慕尼黑帶回了榮譽與和平。」但不旋踵納粹德國和共產蘇聯便瓜分了波

蘭。納粹德國的確實力雄厚，如果以客觀條件來衡量，當時張伯倫的態度是可以理解的，

在二戰期間，蔣介石是極少數明知不可為而為的勇者之一。 

基督教信仰深深影響蔣介石 

蔣介石這種近乎天真的樂觀態度是從何而來的呢？筆者瀏覽了不少對蔣中正的評論，

我發現大多數學者都集中分析中國文化（特別是王陽明哲學）對蔣介石的影響，例如中國

大陸學者陳鐵健、黃道炫，但很少有人提及基督教信仰在蔣介石思想中扮演的角色。有趣

的是，在蔣介石日記中他經常以基督教的格言來勉勵自己，而基督教的核心精神之一是：

縱使在完全沒有盼望的情況下，信徒仍然要對上帝保持信心。以下是一些日記中的摘錄： 

「今日得聖靈指示【以賽亞書】六十二章七節，惟願上帝佑我中華抗倭。」（一九三

七年八月一日）以賽亞書記載：「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設立守望的，他們晝夜必不靜

默。呼籲耶和華的，你們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直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

在地上成為可讚美的。」似乎蔣介石將中國比喻為耶路撒冷，既然上帝保守其選民以色

列，祂亦會保守中國。  

「竭盡心力，深信上帝必不負余夫妻之苦心也。」（八月十日） 

「惟信仰可以移山。」（八月十七日）這是【馬太福音】十七章二節的撮要：「耶穌

說：『是因你們的信心小。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種，就是對這座山

說：『你從這邊挪到那邊！』，它也必挪去；並且你們沒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 

「上帝自有主宰，何憂何懼？」（八月二十一日） 

「要在正道上站立得穩。」（十月一日）這是徵引自【哥林多前書】十六章十三節：

「你們務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穩，要做大丈夫，要剛強。」 

「願主基督無時無地與我們同在。」（十月四日）  

「篤信上帝必救夠我中華脱離危險。」（十月二十二日） 

「信心生忍耐，忍耐生成功。」（一九三八年三月三日）這是源自【羅馬書】五章三

至五節：「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盼望不至於羞恥。」 

「順從上帝，抵抗魔鬼。」（一九三八年三月七日）這「魔鬼」應該是指日本帝國主

義。 



「天父選擇世界上目為弱小之人，使能戰勝一切蠻力。」（三月十六日）這是出自

【哥林多前書 】一章二十七節：「然而神卻揀選了世上愚拙的，為了使那些有智慧的羞

愧；神又揀選了世上軟弱的，為了使那些強壯的羞愧。」 

「凡信賴上帝真理之權威者，必能戰勝一切。」（ 三月十七日 ） 

總括來說，在基督教思想的薰陶下，蔣中正深信真理必勝，由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三

日至二十五日，蔣中正重複提及真理：「真理常存，強權必滅……以精神與真理察之，倭

寇未有不敗之理……認識真理，至死不變初衷，則成矣！」這種精神促使他堅持抗日戰

爭，令中國避過一劫，但同樣的態度也令他在日後失掉大陸，人生就是充滿吊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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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豪弟兄： 

拜讀了你的文章：〈蔣介石的基督教思想：脫離實際的樂觀主義？ 〉 

月前得 Jeremy 送來原文，初讀時有一些即時的感受，原想寫信給你作點回應，但因

事忙，始終未能下筆，週一(26/6)與你見面時略作提起，誰知你仍有興趣想和道我的看

法，那麼就讓我談一談，但我的意見全屬直覺，沒有深思熟慮、詳細考據，故此你只需略

讀即可，若不同意就作罷，不要過份認真。 

知道你為了寫這篇文章，曾到史丹福大學胡佛圖書館，細心翻閱蔣介石的日記，特別

是七七抗戰後一年的日記，為你的努力感到佩服。 

本文頭幾段，你引用蔣介石在日記中的感言，去描繪這位中國第一領導人的內心世

界。我們先來一個假設—就是蔣介石這些日記，都是他對自己的真誠剖白，不是打算將來

會給世人閱讀的，故此他無論如何寫法，都代表他在那特定的時空對世情的看法。 

基本上作為評論者，你能從蔣日記的字裡行間，看出他的自傲個性及評估一眾敵人重

要性的先後排序，有相當透切的了解，往後你並指出，因為他對不設實際的樂觀態度的執

著，導至中國能堅持長達八年之久抗日戰爭。 

個人認為你寫在抗戰初期，蔣介石的抗日心態很明確—即他在態度上一向看輕對手，

並認為日本絕非中國對手，他將自己的感受寫在日記內，基於上文的假設，我們相信蔣介

石那時真的滿懷自信，但當日軍步步進逼，國軍卻節節敗退時，蔣卻仍然屢敗屢戰，並給

自己的失誤找藉口；偶然取得一兩次罕有的勝利(如台兒莊大捷)，即在日記中推測：「敵

寇果成了強弩之末乎？」 



為了去理解為何蔣介石如此樂觀，首先我們要了解那些年的形勢—蔣介石在一九二六

年七月九日在廣州舉行北伐誓師大會，直至一九二七年三月，已經由廣東打至武漢、南

京、上海，席捲了半個中國。北伐戰爭隨著張學良於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在東三省

宣佈「易幟」，至此中國結束了軍閥割據的局面，國民政府實現了形式上的統一。故此由

一九二九年開始，中國統一，蔣委員長成為了國民政府的最高領袖。 

由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七年，蔣介石基本上主宰了全中國的命運，以 40 歲剛出頭的

他，自己對前途滿懷自信，他並清楚知道共產黨是他的心腹大患，故此雖然知道日本人之

野心，也情願忍辱，不與日本正面衝突，反而對打擊共產黨人卻不遺餘力，若非一九三六

年十二月發生「西安事變」，蔣介石不會主動提出抗日，西安事變之後，蔣同意國共兩黨

再次合作，攜手抗日，並於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因盧溝橋事變，正式向日本宣戰。 

但蔣介石其實在北伐中期已宣佈「國共分裂」，以清黨名義剷除共產黨，故此今番再

度合作，雙方各懷鬼胎，蔣介石的日記若不是謊言，則顯出他其實不知己不知彼，正如你

所說，他高估了自已的實力，也同時低估了敵人(包括日軍及戰後的共產黨) 的實力，故此

有你文中的觀察，顯示出他經常對自己的實力的評估，過分樂觀。 

毛澤東語錄有一佳句，我時刻銘記於心：「在戰略上我們要藐視一切敵人，在戰術上

我們要重視一切敵人。也就是說在整體上我們一定要藐視它，在一個一個的具體問題上

我們一定要重視它…」 

蔣介石卻只是實踐了第一步，永遠藐視一切敵人—先是日本、繼而是共產黨。但對個

別的戰爭，坦白說蔣實在不是一位卓越的軍事領袖，尤其是對著知彼知己的毛澤東，蔣的

軍事優勢被毛的游擊戰，逐步蠶食，最後在三大戰役(遼瀋、平津、淮海)之後，形勢逆

轉，國民政府處於劣勢，最後只能退出大陸，避居台灣。 

若說蔣樂觀執著的態度是導至中國八年抗日勝利的主因，未免將事情看得簡單化。坦

白說八年抗戰，中國與蘇聯同為被侵略國家，相比上蘇聯能獨力殺敗德軍，他們堅守莫斯

科、史達林格勒及列寧格勒，不單頂住德國的進攻包圍，並且後期能擊敗德國遠征軍，組

織反攻，最後成為首個殺入柏林的國家。 

反觀中國，其實與日本宣戰後，戰爭輸多贏少，首都南京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已淪陷，

國民政府只能避居重慶(聲稱陪都)，中國的軍火是否自行製造我不清楚，但肯定大部分是

由以美國為首的盟軍供應。中國從未反擊過日本(在日本領土上作戰過)，它的主要作用是

拖著日本的後腿，由於地大物博，日本又未能速戰速決，打持久戰是日本的大忌，但堅韌

精神是日軍的本錢，若非美國投放了兩個原子彈，日本和中國的對峙，不知還要到何時才

結束。 



及後你開始講蔣介石的基督教思想對他的影響。問題在於這是整篇文章的主題，但坦

白說在篇幅上其實只佔兩頁(全文有六頁) ，單看頁數已覺基督教信仰對蔣之影響落墨太少

了，不成比例，無法特顯他的信仰如何影響他行軍遣將的本領，無疑你從日記中所引用的

金句，可以看出聖經的話語是他的精神支柱，支持著他去對付敵人，並深信「真理必

勝」，無奈引用毛語錄：「革命不是請客吃飯」，而「戰爭也絕不能只靠聖經金句作為勝

利的支撐」。蔣介石抗日能逃過一劫，主要是日本開闢戰線太多，尤其是與中國打了四年

後，又偷襲珍珠港，導至美國向日本宣戰— 1943 年美國開始反擊日本，1944 年 6 月佔領

塞班島，由於該島接近日本本土，可以讓轟炸機由該島直飛日本作轟炸，加上航空母艦的

配合，日本領空的制空權已落在盟軍手中。但其實所謂戰勝國中國在打敗日本的過程中，

直接貢獻有限。中國與蘇聯這兩個亞洲大國，在擊敗對手(日本和德國)的表現，絕不可相

提並論。 

更不幸抗日勝利，念蔣委員長以為「真理必勝」是一定的，只要有美國撐腰，國共內

戰，肯定國民政府是勝利的一方。因為抗日戰後國民軍無論在兵力、財力都遠比共軍優

勝。但一仗一仗的打，蔣介石無論如何不是毛的對手。況且在中日戰爭中，美國為了要打

擊日本，義無反顧支持蔣介石。但國共內戰時，當美國發覺國民政府的腐敗，它及早抽身

已是無法改變的事實！沒有美國這個靠山，國軍已無心(也無銀)戀戰，加上政府高層貪

污，經濟崩潰，國民政府失掉大陸，還會是意外嗎？ 

所以我不明你文章中最後幾句的意思—「這種精神促使他堅持抗日戰爭，令中國避過

一劫，但同樣的態度也令他在日後失掉大陸，人生就是充滿吊詭」？因我認為，蔣從來未

有改變他的人生觀，他勝日本而敗於國共內戰，實在有很多其他因素。並非簡單一句「人

生就是充滿吊詭」就可以作結論！ 

總的來說，我認為若能在基督教信仰(思想)如何影響蔣介石，導至他變成脫離現實的

樂觀主義者，多加論述的話，將可大大豐富本文的可觀性，未知你同意否？ 

 

祝好 

 

主內 

義鴻 

七月一日 

 

 



多謝義鴻兄的寶貴意見，任何事件都有多種原因， 在一篇文章中，我只能專注於一個主

題，愚見是，領導層的決心是處理軍事衝突的主要關鍵。 另外，與蘇聯軍隊相比，國民

黨軍隊的表現當然很差。 但是，與在短短幾個星期內向納粹投降的法國相比，中國軍隊

的頑強抵抗實在令人欽佩。 

 

 

 

 

 


